谭盾歌剧音乐的视觉解读 by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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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比如拍打水面，制造水线倾泻，抖动纸帘，撕
纸、吹纸、揉搓纸等，配合灯光设计造成视觉上的冲
击（参见《谭盾歌剧研究》）。在《秦始皇》中，舞台上的
秦国祭祀乐队也有同样的作用。谭盾还在多部歌剧
中让乐队成员不仅演奏，还要参与呼喊和唱、念，以
此来制造紧张感，突出人物矛盾，形成高潮，造成一
种全新的剧场表演的视觉效果。
4. 有形
谭盾歌剧中的视觉创作技法是指将歌剧中的音
乐元素与视觉元素互相作用，形成视听融合的感官
双重冲击,使歌剧本身的演绎、表达发生飞跃性的变
化, 也使演绎者和受众的歌剧体验跃升到新的境界,
从而获得比原来纯听觉的音乐更为深刻、更为丰富
的震撼体验，产生更丰厚的视觉联想。
（1）元素拼贴构成视觉镜像。镜像一词原指计算
机上的一种文件形式，一个磁盘上的数据在另一个
磁盘上存在一个完全相同的副本即为镜像。谭盾歌
剧中各种音乐元素的运用、拼贴也给观众造成视觉
镜像。例如《马可·波罗》中并没有明确的场景提示，
但不同场景中运用不同地域的为观众所熟悉的音乐
素材，结合我们记忆中的马可·波罗的传说故事，在
观众脑海里会形成一个画面感。在“长城—秋”段落
中，谭盾拼贴了京剧传统剧目《玉堂春》中“苏三起
解”的一段音乐，使我们得到马可·波罗来到了中国
元朝都城的讯息（参见同上）。这种由音乐元素与视
觉元素结合产生的画面联想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视觉
镜像。谭盾是个超写实的音乐家，他的音乐不会局限
于固定模式的十二平均律中，更很少以具象化来描
绘音乐场景，有人评价他的音乐为“微分音的线性思
维”（参见金湘、谭盾《我在〈牡丹亭〉等到了你》），在
调性与无调性的海洋中游弋，但音乐始终还是要让
人去感悟的，所以音乐信息带来的视觉镜像就成了
谭盾歌剧中重要的表现手法。
（2） 新音响材料的使用形成视觉景观。谭盾在
《九歌》中使用自制陶笛、陶号、陶壶和陶鼓来奏出陶
的交响，向我们展示两千多年前战国时的音乐文化
景观。在《茶》中使用了“水乐”、“纸乐”、“石乐”，用杯
子敲击水面，用水滤网制造出密集的水帘线条；舞台
中央悬挂三个长幅纸帘，要求打击乐手在舞台上抖
动它，用鼓槌敲击它，合唱队员也拿石块敲击着节
奏。这些自然音响材料的运用与传统歌剧中的乐队
布局不同，它们通常被安排在舞台上，与乐池中的乐
队形成“点”与“面”的音响关系，一奏一合，在歌剧中
烘托气氛、暗示情节、加深寓意。《茶》中的石头象征
宿命的情感，纸则营造了迷人的色欲氛围，水又传达
了生死轮回的讯息，这些特殊乐器的使用在音响上
增添了新的色彩与空间感，形成谭盾歌剧独特的视
觉景观。
（3）即兴与模糊演奏造成视觉幻象。谭盾歌剧中
出现了大量即兴手法处理音乐材料的情况，它让有
限的音乐材料存在多样、丰富的可能。谭盾认为，世
界上所有的音都是即兴的，高级的即兴状态就是人
的最自然合理的精神状态。《九歌》中许多音乐材料
节拍自由，甚至小节线都放弃，以分钟、秒钟来计算
音乐长度，或只规定某些声部的结合点，其余声部细
节如何结合则不确定，形成模糊的对位演奏。有的歌
剧场景中连使用的音乐材料都是即兴的，《牡丹亭》
中“春”的两个段落中，为了表现主人公柳梦梅怀春、
遇春的情节，谭盾只给出了五个基本音高，标注了
“流动”和“波纹”两个音乐的大致演奏形态，其余奏
法全靠演奏者自己即兴把握 （参见《谭盾歌剧研
究》）。这些即兴或模糊的音乐片段与前后音乐段落
的规律风格形成对比，造成一张一弛、或明或暗的梦
呓般的视觉幻想。
歌剧是一个充满各种符号的戏剧空间，是各种
艺术的综合体。通过对谭盾歌剧音乐中的视觉表达
方式的解读，我们可以得知，谭盾的歌剧音乐语言不
仅是用来表现一个抽象的、完美的、音乐化的戏剧，
而且在完成听觉形象自我表达的同时，用有形与无
形的方式，将歌剧的历史背景、角色的生活空间、情
感与意境的传递都转释成一种可视性的表意形象。
有人把谭盾归类为后现代艺术家，或许从谭盾的音
乐中我们能找到解构、拼贴、无调性、反传统等一系
列后现代的元素，但是，音乐从诞生之初，人类呼喊、
嗟叹、吹拉、击打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声音与情景并
茂的感情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说，谭盾的歌剧音乐从
听觉向视觉的延伸，就是向人类的情感传统、艺术本
原的回归。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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